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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

老罗说，西双版纳要看的地方太多了，最值得看

的是勐仑葫芦岛上的植物园，规范的名字是“中国科

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老罗是当地人，他说勐

仑是傣语，意思指“柔软的地方”。传说当年佛祖走累

了，就地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坐着坐着感到那石头

软软的，非常舒适，就欣慰地将这个歇息过的地方叫

作“勐仑”。

西双版纳的每一处地方都活跃着蓬勃的生命，从

人到大自然的动物、植物。俗语说，独木难成林，而在

此地，独木成林的景观却非天方夜谭。位于省级口岸

打洛镇及中缅边境附近，就有一棵高达28米、树龄200

多年的大叶榕树，腰间生出密密的气生根，顺着树杆而

下，相互交缠，盘根错节；于左右两侧的主枝上，又有几

十条气生根垂直扎入泥土，又再次钻出大地，发出新

芽，造就一树多干。那由母树生出的树根像列队的骑

士，一排排守卫着母亲，经年累月。

这里的榕树品种繁多，有高榕、薄叶榕、平叶榕、

歪叶榕、小果榕、聚果榕、气达榕、枕果榕、金毛榕、黄

葛榕等几十种。这些榕树不择土壤，不怕干旱湿热，

既可在雨林中、沟谷内茁壮成长，也能在寨边道旁干

山梁上枝繁叶茂。而且，在众多的榕树中，有20多种

善长所谓“气生根”，就是它们，长成了在热带常见的

茂密树帘，还有成片的树林。

气势旺盛的榕树生出的细根，有的还会飘浮在空

中，初生时细如麻线，飘飘悠悠，宛若拂尘，渐渐找到

根基扎稳，然后就像一道帘幕挂在树上，粗细不等的

树根曲曲卷卷，犹如一道飞瀑从高处跌落，被称作“树

帘”，或“树瀑”。

大地母亲给了万物生长的乳汁，无限慈悲地让它们依照自己的天性，在这

片土地上尽力生长，尽情绽放。常年气候温热、雨量充沛的西双版纳，本来就是

一个天然大植物园，著名的植物学家蔡希陶于上世纪50年代领头创建的“中国

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更是汇集了天下的奇花异草。在这座我国目前

面积最大、植物最丰富的绿色王国里，有12000多种热带植物，保存了大片的热

带雨林，共有棕榈园、榕树园、龙血树园、苏铁园、野生蔬菜园、稀有濒危植物迁

地保护区等38个专类园区，许多珍稀物种为世人罕见。

走进这绿色的王国，让人目不暇接。

千年的“铁树王”堪称稀世珍宝，3株千年铁树，一雄二雌，是从野外引种而

来，还有老茎生花、树杆结果，神秘果、跳舞草、红豆树，各显出不同的生命奇迹。

只见那绿生生的捕蝇草，一瞬间就能合拢叶片，将不幸停留的蝇虫牢牢捕

获。开着白色或红色小花的茅蒿菜，看上去很漂亮，但其叶片不可以触碰，那些

误以为可随意停歇的昆虫，飞上去即刻就会被粘住，再也飞不起来。还有一种

瓶子草，瓶型的叶子就像一个个陷阱，昆虫一旦掉落，瞬间就成了它的猎物。类

似的食虫植物还有猪笼草、捕虫莲，吸引了一群群好奇的游客。还有一些叫洋

名的植物，海伦福拉、达林顿尼亚等，它们来自异国他乡，但跟西双版纳土生的

食虫植物有着相同的习性。这些植物本身有叶绿素，可以进行光合作用，但根

系极不发达，因此靠捕食昆虫来弥补氮素养分的不足。

神奇的大自然隐藏着无穷奥秘，植物与动物之间，谁比谁的智慧更多，由此看

来很难比较。万物生长，相互依存，又相克相生，或许这是宇宙之初就有的法则吧。

植物学家蔡希陶早年毕业于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精通英语、德语、拉丁文，

在植物分类等专业领域研究精深，他扎根勐仑50年，打磨出这块巨大的绿色翡

翠。著名作家徐迟当年在写完《哥德巴赫猜想》之后，立刻专程赶往云南采访蔡

希陶，陪同他的周明先生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年的情景，他们的行程抓得非常

紧，因为蔡希陶得了重病住进医院。徐迟和周明先是在昆明医院里采访了蔡先

生，接着又奔赴西双版纳，在植物园里住了好些天。徐迟采访了一批曾与蔡希陶

并肩工作和劳动的技术员、工人、农民，最后写出报告文学《生命之树常青》。

徐迟先生长期生活在武汉，上个世纪90年代，我有幸亲身感受到他对年轻

一代作家的提携，还曾得到过先生的赠书，其中就有报告文学集《生命之树常

青》。后来我几次搬家，好多书都搬得不见了踪影，但所幸这本《生命之树常青》

一直完好保存于书箱里。

走进植物园，不由得思念起徐迟先生的音容笑貌，他笔下描绘过的万千植物

繁茂鲜活，而他描写过的科学家蔡希陶则在这片浓绿的背景下，静静屹立。那是

人们为蔡先生所立的雕像，他像一位老农，带领着拓荒者，手抚摸着树木。人们

说，这位科学家一生的研究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了祖国大地上。

蔡希陶在仅20岁时，便一人徒步金沙江，进入小凉山采集植物标本1万多

号，并发现油瓜引种成功；1955年他在瑞丽的深山里找到了两棵橡胶树，经过

嫁接育苗成功，在西双版纳大规模种植橡胶林。他带人乘坐独龙舟，横渡罗梭

江进入葫芦岛，用大砍刀在林海中劈荆斩棘，将一片片蛮荒之地建成植物的乐

园。蔡先生写得一手好文章，曾豪情奔放地面对罗梭江在勐仑坝子勾出的葫芦

形半岛，写下“群峦重重一霍平，万木森森树海行”的诗句。一把锄头、一把带有

长柄的芟刀、一顶遮阳避雨的竹帽、一件用白帆布做成的围腰，便是他拓荒的装

备。

“科学研究最基本的条件是自然界的对象，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条件去奢

谈其他辅助条件。”他后来在回顾往昔时这样写道。在葫芦岛上，蔡希陶带着一

群人拓荒种植，从三间茅草屋，到苗圃和菜园，再到试验地、标本馆、药物区，几

年之后，在勐仑坝子葫芦岛上魔术似的建成了我国第一个热带植物研究基地，

从国内外引种栽培的3000余种植物在这里生根开花。

“在西双版纳，一屁股坐下就能压倒三棵药草，一打开窗户就可以找到研究

课题。”当年，蔡希陶就是用这些最实在的话激励年轻科研人员的。事实如他所

言，植物园不光栽种了几千种植物，还进行了一系列科学研究，在大地上书写下

“立体文章”：云南茶花、国家急需的天然橡胶、用于石油开采的重要原料“瓜胶

豆”以及国产血竭、抗癌植物“美登木”等。

1981年蔡希陶离开人世，按照他的愿望，他的亲人将他送回到植物园，从此

他安睡于自己亲手栽种的那棵龙血树下。如今，蔡先生创建的植物园早已成为

国家重要的科普基地和旅游景区，目前正在研究的国家重大项目就有900多个，

完成项目已达600多项，并与50多个国家有着广泛的交流合作。

当年蔡希陶与徐迟，两位智者的相逢和交谈，共同倾注着对绿色及生命的

深切关爱，如今两位智者虽已离我们远去，但徐迟先生以他的作品依然活在人

间；蔡希陶先生亲手栽种的那一株株琼棕、贝叶棕、木荷、珙桐、龙血树……青枝

绿叶，繁茂旺盛。它们延续着智者的生命，朝着无尽的时空有力伸展。

植物园犹如一块绿宝石，镶嵌在椤梭江边，它们相互依偎，见证着人间的悲

欢离合。往前只有几公里便是老挝，人们在口岸边穿梭往来，生生不息。

这一天，又逢欢乐的泼水节，道路上赶集的人络绎不绝，傣家人的愉悦

就像热带迅速生长的植物，浓密而又昂扬。穿着筒裙的姑娘，傣语叫“哨哆

哩”的妙龄少女，扭动着细腰，高耸的发髻旁插着一朵芍药花，或是一根长

长吊坠的银簪子，三三两两地穿过树林。她们担着水，那水桶也仿佛是为少

女的婀娜特做的配饰，一前一后随着行走而俏皮地晃动，步子稍快时，桶沿

便溅出一点点细碎的银色水滴，就像盛开在少女脚下的小花。当地人称“猫

哆哩”的小伙子，早早地藏在路旁的绿树后边，大叫一声跳出来，吓唬一下

姑娘们。在欢庆的村寨里，漂亮的傣家姑娘和小伙集聚在一起，跳起各种节

庆舞蹈，然后开始泼水。

起初，我也兴奋地参与到他们的行列里，但不一会儿就招架不住了。一个

个如花似玉的“哨哆哩”举起小盆，用力将水朝人的头顶泼去，三两下便把人浇

得透湿。姑娘们兴奋地嬉闹，在小伙们的围攻下毫不示弱。他们站在水塘里，

排成两个对峙的阵营，用盆，用手，甚至用脚，将水泼将起来，激荡起来，满天都

是水花，到处都是欢笑。小伙子大多手下留情，乐意被姑娘们泼成落汤鸡，假装

溃不成军，噢噢直叫，姑娘们则越加使劲地将一盆盆清水劈头盖脑地泼去。

青春的召唤，旺盛的活力。在这片土地上，万物生长，生命之树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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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是一切翻译中最具情

感色彩的翻译。翻译文学是“有温度”

的情感交流的产物。

这种交流，是文学的交流，是思想

的交流，是人生体验的交流。任何文学

创作的经历，都是个体行为；任何文学

作品，都是对作家的思想、情感、体验

的记录。而文学翻译就是译者对作者

的思想、情感、体验和内在隐秘世界的

造访、窥探、感知，并试图将其在另一

个语境条件下进行转述。这种感知越

是透彻，转述就越是到位。如果译者自

始至终没有搞清楚作者到底在说什

么，那么就不可能翻译出优秀的译本。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译本和

一个不够好的译本之间存在差距的

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看来，每一部文学作品，都

是作者精心建造的神秘庄园。他在打

造这座庄园的时候，有过种种可能、

种种架构、种种细节，最后选择了作

品里的那些文字，展现在读者面前。

面对这座庄园，读者是它的参观者，

评论家是它的质检员，去评价它的结

构合不合理，质量到底如何。可是译

者不一样，他不只是个一目十行的普

通读者，也不只是个冷眼察阅的质检

员，他要成为这座庄园的拆解者和重

构者。他要把整个物体拆开来，然后

再按照作者提供的架构，在另一个语

境下重新建造起来。在重造的时候，

既要符合作者原来的构想，又要符合

新语境下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趋向。

一些译者缺乏这种拆解、重构的

能力。这是因为他对原作没有完全理

解或理解不深，却硬要翻译，结果总

是不能够准确译出原作的意境。有的

对原作大概了解一些，但并不拆解，

而只是在脑子里留个大概的印象，然

后在新语境中按照自己的“想当然”，

重新架构一个与原作无关的东西。这

样的东西虽然有原作的大概影子，但

事实上却成了译者的作品，如还原成

原文，可能与原作相差十万八千里。

文学作品的语言往往是具有双

重性的，尤其是诗歌作品中的语言，

既有字面意义，又有隐喻在其中。甚

至有时候字面意义只是假象、幌子、

伪装，而其内在意义却另有所指。这

就需要加以深入理解和把握。原有的

双层含义，在另一个语境条件下不一

定有完全对等的词汇来替代，这时候

尤其考验译者的本领。这时候有的译

者可能就不愿意下功夫了，知其一而

不知其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流于

表面忽略了本质，翻译出来的作品就

失去了韵味和意境。

总之，文学翻译是一门科学，需

要精益求精，容不得丝毫的粗枝大

叶。文学翻译更是一门艺术，需要精

雕细刻，需要译者注入精力和情感。

让我们每一位译者，都忠于科学，精

于艺术，为我国多民族文学翻译事业

架起一座座七彩虹桥。

回首2017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有

很多令人欣喜的文学事件发生，有众多的少数民族

青年作家投身于文学创作，更有优秀的文学佳作和

批评文章涌现。作为一位旁观者和文学丛林中的旅

行者，我尽可能勾勒出自己的阅读视图，试图从个人

的视角观察2017年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现场。

丛书出版热潮彰显民族文学丰富性

文学出版是展现文学创作活力的一个重要维

度。2017年，少数民族文学出版成果颇为丰富。首先

要提及的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

系》。这套丛书由专注于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研究的学

者张锦贻主编，包括10部反映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情

感生活的原创长篇文学。这些作品独具一格地分别

以藏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景颇族、

壮族、拉祜族、土家族和满族的儿童生活为创作背

景，在艺术上体现了多样化的族群特性和各民族文

学的独特魅力。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之前已

经出版了30卷，在2017年又继续出版了第31至40

卷。丛书囊括了新疆当代十几个少数民族的多种体

裁的文学作品，展示了近年来新疆文学的发展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在以本民族文字出版之时，

在本民族读者中已产生了广泛影响。一批优秀的翻

译家，如铁来克、张宏超、古丽娜尔·吾甫尔、狄力木

拉提·泰来提、哈依夏·塔巴热克等，积极投身于翻译

之中，使这些作品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译作与原作

的贴合。

双语文学丛书和少数民族母语丛书的出版越来

越普遍。《文学翻译双语读本丛书》的出版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证。这套书精选了60多篇在《民族文学》少

数民族文字版发表过的优秀翻译作品，并与汉文原

作一起出版，增强了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与汉语文学

之间的互动性。图书出版后入选“2017年中国文艺原

创精品出版工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和四川民

族出版社联合编选了《藏族青年优秀诗人作品集》

（十卷本），包括白玛央金、琼吉、蓝晓、王志国、唐闯、

扎西才让、刚杰·索木东、嘎代才让、德乾恒美、单增

曲措等藏族诗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原本是使用汉语

写成，而后由一批藏族译者翻译成藏语，以双语的形

式出版，展现了藏族青年诗人的创作面貌。四川民族

出版社还推出了《中国彝族母语诗歌大系》，收录了

310位彝族诗人的诗作，展示了彝族母语文学创作的

活力。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编

选了《游动的群山》（诗歌卷），精选蒙古族诗人朝鲁

门、萨仁其其格、勒·楚伦等人的优秀诗作，翻译成汉

文集结推出，展现了草原诗歌的风貌，呈现出鲜明的

地域特色。

2017年，多部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著

作涌现。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元一体视域下

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丛书》，主题、领域、视角多样

丰富，针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现场，既有个案

剖析，也有对总体问题的论述。其中，刘大先的《千灯

互照》针对2006年至2015年少数民族文学年度发

展情况进行了考察，林琳的《族性建构与新时期回族

文学》对新时期以来回族小说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孙

诗尧的《锡伯族当代母语诗歌研究》则对锡伯族母语

诗歌的发展展开论述。这些著作涉及大量的文学创

作资料与作家作品论，尤其关注当下的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生态，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与资料编

纂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发表阵地多样化，各类文体佳作迭出

想要梳理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发表情况，实属

不易。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在发表作品时，并不是

都发表在民族文学方面的刊物上，所以需要关注全

国众多文学刊物；另一方面，即使仅就民族文学领域

的刊物而言，也是数不胜数，除了中国作协的《民族

文学》，还有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刊物，既有汉语刊

物，还有很多少数民族母语刊物。作为一个读者和研

究者，面对如此庞大的对象，我只能选择自己相对比

较熟悉的对象和领域进行言说。

在诗歌方面，《民族文学》所刊载的作品体现了

诗人们的多向探索。如何抒写传统，如何把握传统与

现代之间的关系，这是少数民族诗人在写作中经常

思考的命题。蒙古族诗人阿尔泰在《牧牛人》（查刻奇

译）中塑造了一个父亲的形象，作为“牧牛人”的“父

亲”，似乎是整个民族习俗传统的缩影。彝族诗人普

驰达岭从彝族典籍《指路经》中汲取养分，创作了诗

歌《石头之书》，抒写彝族各个支系的共同祖先和记

忆。壮族诗人韦廷信诗作《剪布》中，“阿布”和“布妈”

不仅是母子关系的隐喻，同样彰显了诗人试图回归

民族性、文化寻根的意图。藏族诗人诺布朗杰的《一

把雕花藏刀》、维吾尔族诗人吾斯曼·卡吾力的《家乡

的星夜》、羌族诗人雷子的《马鞍戒》、瑶族诗人唐德

亮的《红头巾》、锡伯族诗人顾伟的《原点》等也从不

同角度书写了对传统文化的思索。

诗歌除了要表达久远的历史和古老的传统，还

必须关注当下多元的现实生活。书写现实生活，关注

日常经验，也成为很多诗人的选择。哈萨克族诗人哈

志别克·艾达尔汗在《有人向我提起春天》中抒发对

爱情和日常生活的独特体会。回族诗人马永珍在《羊

羔舔碎了新月》中，用轻快的语调书写了牧民们的生

活细节。土家族诗人冉冉的组诗《夜幕合围之前》、朝

鲜族诗人姜孝三的《爷爷的背架子》、满族诗人姜庆

乙的组诗《转身》、满族诗人胡卫民的《离乡的月亮》、

苗族诗人末未的组诗《在黔之东》、纳西族诗人和克

纯的《花语在左，泉音在右》等诗作，或关注现实生活

中的重要事件，或书写个体在时代、社会中的独特生

命体现，充分展现了少数民族诗歌的多样性。此外，

很多女诗人的诗作中体现了鲜明的性别意识。比如，

藏族女诗人康若文琴的《尕里台景语》、维吾尔族女

诗人琪蔓古丽·阿吾提的《你为何像鸟羽一样飘落》、

彝族诗人鲁娟的《一个阿玛穿过城市》、回族诗人锁

桂英的《窑山顶上的那棵树》、满族诗人苏兰朵的《虚

构》、满族诗人安然的《盗词人》等作品，或体现女性

诗人的细腻、敏感、柔情，或彰显了她们对自我处境

和身份的复杂思考。

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文体方面，亦是佳作

迭出。例如，在《民族文学》2017年度获奖作品中，仡

佬族作家王华在小说《陈泊水的救赎之路》中探讨人

性的冷漠与救赎；苗族作家第代着冬的小说《口信像

古歌流传》用先锋的艺术手法进行关于本民族文化

传统的叙事；壮族作家陶丽群的小说《打开一扇窗

子》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位于中越边境的村庄发

生的故事及其女性家族经验。回族作家阿慧的报告

文学《大地的云朵》记录一群中原拾棉工赴新疆务工

的故事，体现了作家对现实的关怀。蒙古族作家鲍尔

吉·原野在散文《土离我们还有多远》中书写了对自

然、生态等问题的思考与关怀。

2017年，很多刊物采用专号的形式集中推介某

一群体。例如，《青海湖》杂志推出了“藏族小说十二

家”专号，集中刊发了次仁罗布的《梅朵》、万玛才旦

的《赤脚医生》、江洋才让的《天堂隔壁》、尹向东的

《世界之外》、扎西才让的《回归文学的老人》、何延华

的《围猎》、格绒追美的《幻影三章》、此称的《流亡

者》、秋加才仁的《河里的孩子》、永基卓玛的《桑珠和

曲珍》、元旦达吉的《公主》和桑杰才让的《雪魂》等作

品。这些小说题材广泛、风格各异，用不同的表现手

法关注人生、描摹现实，多层面地展示了各民族地区

的丰富生活。《佛顶山》杂志推出“少数民族诗人诗歌

专号”和“少数民族80后90后诗人诗选”，从一个侧

面展示了少数民族青年诗人的创作活力。

作家队伍梯队合理，共同谱写多彩旋律

这些年来，少数民族文学不断繁荣发展，这得益

于少数民族作家的“数代同堂”。2017年，很多知名作

家继续推出自己的佳作。其中，藏族作家阿来推出了

短篇小说集《阿古顿巴》和诗集《阿来的诗》，展现了

充沛的创作活力。满族作家关仁山的小说《金谷银

山》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大背景，展现党的十八大之

后中国北方农村的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回族

作家张承志出版了散文集《汗乌拉 我的故乡》，对草

原青春进行回首。满族作家赵玫推出了《赵玫自选

集》和中篇小说选集《蝴蝶飞》，对自己走过的文学道

路进行阶段性总结。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在散文

集《声音的替代》中表达了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思

考。另外，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少数民

族青年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少数民族文学的新生

力量不断壮大。在各个文学刊物中，少数民族青年作

家的作品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80后”、“90后”

少数民族作家在写作方面越来越成熟。

随着创作群体变得越来越庞大，作家们试图从不

同的视角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书写，试图写出自己的个

性。在2017年的阅读中，还有这么几部作品也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达斡尔族作家昳岚在长篇小说《雅

德根：我的母系我的族》中，以清末至今苏如勤家族数

代人的命运为主线，从多个视角反映达斡尔族及其他

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及生存画卷。瑶族作家陈茂

智的长篇小说《金窝窝，银窝窝》以“矿产”为主线，书

写大瑶河边两个古老瑶寨是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

故事。藏族作家道帏多吉在散文集《山神的牧场》中，

将自己行走于藏区山水之间的感触付诸笔端。羌族

作家羊子在诗集《汶川年代：生长在昆仑》中，表达了

汶川、羌族在特定历史阶段中交融共生、变迁递进的

文化图景。回族作家石彦伟的散文集《泰斯比哈》，以

文学的笔触全景式地展现了不同地域的中国回族普

通人的生活，展示了回族深厚的文化传统。

总之，从2017年的文学发表、出版等情况来看，

少数民族文学展现了充沛的创作活力。在文学生活

日益丰富的当下，无论是面向历史与传统，还是立足

并关注现实，都成为少数民族作家们进行文学创作

的主题，基于这样的话语场，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的数量不断增加，整体的质量也非常高。由于个体阅

读的有限性，这篇文章肯定无法充分地呈现这个极

度活跃的现场。期待中国多民族文学在多元共生的

文学场域内出现更多佳作。

文学翻译：拆解与重建
哈达奇·刚（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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